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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 海 升 沉 录

〔清〕黄世仲摇著



导摇摇读

《宦海升沉录》一名《袁世凯》，二十二回，清宣统元

年（员怨园怨年）香港实报馆出版。作者黄小配（员愿苑圆原
员怨员圆），又名世仲，号禺山世次郎、嵎世次郎、世、世次
郎、棣、老棣、棣荪、世界一个人、黄帝嫡裔等。广东番禺

人。他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著名宣传家、小说家。《宦

海升沉录》以袁世凯为主人公，描写了中日甲午战争、维

新变法事件、义和团运动、立宪之争等政治事件，展示了袁

世凯由发迹到下野的宦海升沉历程，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在

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重要历史关头，清季朝廷和官场的惊人

黑暗和腐败内幕，特别注重谴责京中满汉大臣的劣迹和乌眼

鸡似的内部斗争。本书对袁世凯这一人物只写其辛亥革命以

前进入官场后的一段历史，因作者死于员怨员圆年，未能得见
袁世凯在辛亥革命后那种原形毕露的最后一幕表演，自不可

能完整地写出其“全人”的历史和真面。对袁世凯进行了

较大的虚构与美化，把袁世凯理想化了。对维新派的评价也

有偏见。主要价值在对官场的谴责。艺术上，结构有一定艺

术匠心，是谴责小说一项艺术突破。注意细节描写，情节生

动曲折，有感染力，人物形象塑造具内在的丰富性，摆脱了

脸谱化的偏向。



黄摇摇序

世界一海蜃楼耶？人生一黄粱梦耶？忽焉而云翔禁阁，

则心为之欢；忽焉而迹遁江湖，则心为之悲；忽焉而膺九重

之宠锡，忽焉而遭孑身之放逐，则境遇亦固人事之进退为之

或合而或离。欢也，悲也，合也，离也，极世态之炎凉，尽

人情之冷暖。彼身当其境者，正不知颠倒无限英雄，消磨多

少权力矣！

而论世者满肚牢骚与旁观者一双冷眼，且摭拾其事实，

论列其品评，而宣诸口焉，而笔诸书焉，相与叹息其时机，

感喟其命运，甚且冷嘲焉，热讽焉，而是之非之，褒之贬

之，作清议之《春秋》，编个人之《纲鉴》。呜呼，噫嘻！

胡富贵功名，风潮变幻，一至于此！此《宦海升沉录》之

所由作也。虽然木槿繁花，难禁暮落，人生朝露，势不终

日，古今往来，茫茫宦海，作如是观耳。果如是，才者失其

才，智者失其智，奸者失其奸，术者失其术，今日下场，去

年回首，觉昔之气势炎炎，炙手可热，随波逐浪，渔父得而

笑之，又岂惟水流花飘而已耶！

然作者于此，犹必运以奇警之心思，绘以沉挚之笔墨，

歌也有怀，哭也有泪。其人其事，近之在目前，远之极千

古。俾世之读者，亦忽焉而欢，忽焉而悲，忽焉而艳其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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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忘种族者，一旦冰山失势，其结局亦不过若斯也。

固亦宦海中人这惟一龟鉴。徒以野史之无稽，稗官之话

本视之，则浅矣。化笔墨以烟云，渡慈航于苦海，其有深意

乎？爰序于篇，以告读者。

宣统己酉季冬黄耀公序于香江寓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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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曰：

宦海无端起恶波，功名富贵总南柯。

升平不事干城选，鸟尽弓藏奈若何。

频闻剖豆与分瓜，愿柱中流念太奢。

魏阙江湖今已矣，怕回业眼望京华。

第摇一摇回

入京华勋裔晋道台

游天津爵臣征幕府

哈哈！古人说得好，道是：“狡兔死，走狗烹；飞鸟

尽，良弓藏。”这几句话，可不是春秋时伍子胥说的么？他

说这几句话，都是有点子原故的。因为他由楚逃难，走到吴

国。当时吴公子姬光，要用他的本事谋取君位，就了不得的

敬重他。果然伍子胥替姬光取了吴王之位，又辅佐他破楚伐

越，成了大功。附近各小国，又来归命，吴国遂强盛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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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于诸侯。不想后来吴王贪图美人重赂，许越王勾践成盟。

伍子胥知道勾践之志不小，将来必为吴国之祸，故此向吴王

苦谏成仇。吴王竟惑于太宰伯!之言，把伍子胥来杀害了。
他临死时，就说这几句话：见得要捕狡兔，必用走狗；要射

飞鸟，必用良弓。若没了狡兔飞鸟时，这走狗及良弓，就用

不着的。犹之国家有事，就要用能臣，及国家偶然没事，那

些枭雄之主，就怀了个妒忌之心，差不多要把那能臣驱的

驱，杀的杀了。

你看刘邦、朱元璋，岂不是个雄才大略之君么？你道他

后来待那些开国功臣究竟怎地呢？在刘、朱两主，是本国之

人，尚且如此，何况伍子胥所仕的，是异族之君么（呢）？

说书的人，不过引这一件故事，做个引子，不是与看官讲东

周列国的故事。今不再说古事，且说今事给诸君听听。

因今日仍有一个人，颇像伍子胥的。那人的出身立业虽

不及伍子胥的英雄，但讲到“兔死狗烹，鸟尽弓藏”八个

字，亦有些相类。你道那人是谁？却是人人知得的，就是我

们中国里头，河南省内项城县一个故家子，姓袁名世凯，别

号慰亭。他父亲唤做袁甲三，本是清国一个中兴功臣。因咸

丰初年，西北一带有张洛行、苗沛霖起义，聚众数十万，攻

城拔地，甚为声势，当时的人，号他做捻党。袁甲三却辅佐

清朝，去攻剿他，做到钦差大臣的地位，驻扎宿州地方，左

攻右战，立下多少功劳。故此清廷要把名器荣耀于他。及到

他殁时，连他的子孙也有恩典荫赠。那袁甲三本有子数人，

世凯就是他的第四个儿子。至于世敦、世濂、世辅、世彤，

统通是袁世凯的兄弟行辈了。

且说袁世凯自咸丰九年出世后不久，袁甲三也亡过。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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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下了一道谕旨，荫恤他的子孙。故袁世凯亦于及岁时，到

京引见。清廷念他是个功臣之裔，又因袁世凯早已捐了道

员，就交军机处存记，好像遇缺即放一般。

那袁世凯为人是机警不过的，自念：“先人在清国做了

大官，有许多功劳，料然有许多同僚，都是自己世交的，正

要寻一条门径，拜谒一两个有位有势的大员，凭他扶助，才

易出身，这时才不负自己志气。”猛然想起：“正任直督北

洋大臣爵相李鸿章，也是与自己先父同事的，那李鸿章是最

有权势的人。若见他，得他赏识，不怕一官一差谋不到手

里。”想罢，便直出天津。因直督一缺，一年中有半年驻于

保定，就有半年驻在天津。恰那时直督正在天津驻扎，故袁

世凯一程到了天津地方，先寻了住处。忽听得李鸿章正巡阅

东明河工，尚未回衙。暗忖：“直如此凑巧！惟这条门路，

是断不宜放过的，不如权住天津，等候也好。”

到了一日，觉天时甚好，就带了跟人，出外游玩，不觉

到了紫竹林地方。那紫竹林是天津有名的名胜，到时但见

得：香舆宝马，绿女红男，人拥如云，车行似水。不少坠鞭

公子，正花明柳媚之天；许多走马王孙，趁日丽风和之地。

楼台一寸，锦槛千重。每当美景良辰，抵得赏心乐事。

当下袁世凯且行且看，自忖：“人传紫竹林热闹，真是

名不虚传。”游了一会，穿了几条曲径，前面现出亭子一

座。袁世凯正欲进亭子里小住，略歇些时，忽见亭子先有一

个人坐着。举头细看，见那人生得气宇轩昂，精神活泼，有

四十来岁的年纪，颔下两撇胡子，正用手左右捻捏。旁边立

着两个跟人，一个正拿着京潮烟袋，在旁递烟。袁世凯省

起，方才来时，见门外一顶大轿子，料然是此人的。看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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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一定是本处官场，不然就是一个大绅了。便步进亭子

里，向那人一揖，通问姓名。

原来那人不是别人，就是前翰林学士张佩纶，当中法开

战之时，曾拜钦差大臣，办理福建军务的。自从败了仗回

来，革职之后，在天津电报局当总办之职。当下张佩纶又向

袁世凯问过姓名，世凯答过了。猛想起：“此人是北洋李爵

相的子婿，是李相最得用之人。自己要谋见李相，就先与他

拉拢，亦是妙事。”因此道出家世履历。

张佩纶见他是世家，也不觉起了敬意。在亭子里谈了一

会，那张佩纶固是满口才犹，袁世凯亦是个口角春风的，因

此十分投机。佩纶即预约请世凯明天到他处叙谈。姓袁的自

无不应允。不多时，张佩纶说道：“兄弟不过经过这里，顺

便进来一游。现在有点事要回去了。”便起身告别而去。那

袁世凯亦是无心游玩的，今见无意中先识了张某，心中已喜

不自胜，即带同跟人回寓去了。

到了次日，即依约前往拜会张佩纶。佩纶也接进里面坐

下。正在寒暄之间，忽门上传一个名刺。袁世凯知是有客到

来拜会，理要回避。惟张佩纶见世凯到了未久，骤然送客觉

不好意思，即说道：“不必拘礼了，来的是个不速之客，只

到来谈天，并没有什么公事。”袁世凯听着，就乘机称谢。

只见佩纶传出一个“请”字，跟人应声去了。随见来客进

来，大家让座后，张佩纶道：“座中统通是知己，可不必客

气。”

袁世凯与来客一齐说了两声“是，是”，来客即与世凯

通过姓名。原来来客就是天津海关龚道，也是李爵相之甥

子，没事时，就天天到姓张那里谈天说地。袁世凯见他又是

·源·



李相姻亲之人，一发要与他结交。佩纶即接口向龚道说道：

“那位袁老哥，就是前钦差大臣漕督袁公甲三的四公子，正

从北京引见回来的。现在正把父执礼候见李中堂呢。”龚道

听了，道一声“久仰”，又重新叙礼。

张佩纶道：“今天两位来到很巧，昨江南刘岘帅荐了一

个厨子到来，说是精于调味的。兄弟今天正着他弄点菜试

试。两位若不嫌弃，待晚饭后回去不迟。”袁世凯正说了一

声：“不敢打搅。”龚道笑道：“奇怪奇怪，刘岘帅难道是不

知味的，有了一个好厨子，却不自用，要荐来老哥处不

成？”张佩纶亦笑道：“兄弟还没有说完呢。因兄弟在南京

曾九帅幕府时，刘帅正归隐林下，常有书信讥九帅与兄弟依

恋官阶。九帅常复他，说南京是他旧治之地，长江一带，海

产丰美，可供朵颐，不似湘间绝无异味，所以我们不欲离去

江南。又说那一物如何香美，这一物如何甘脆，问他还记忆

否。因刘帅平日最好谈食品，所以九帅调侃他。到九帅临终

时，也遗折荐刘帅出身。先日还有信致刘帅道：‘足下食指

动否？南京胜地，将使足下复临斯土，以免向隅。’这等

说。你道九帅临终时，还作这般调笑的话，你道奇不奇

呢？”龚道笑道：“你真是糊涂的么？兄弟只问刘帅，怎地

有好厨子不自用，要荐到老哥这里。不想你说了半天，还是

离题万里的。看来曾九帅不奇，你还是真奇呢。”张佩纶又

大笑道：“兄弟仍不曾说完呢。后来刘帅得再任两江。惟他

常性还不改，常常与兄弟书信往来，仍谈论食品不休。他前

月函称，得了一个天字第一号的厨子，函内称：千辛万苦，

才得这厨子一用。洋洋数百言，只论这厨子的好处，弄某菜

用什么好法，弄某菜用什么异味。兄弟得接那函后，向他借

·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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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厨子用三个月，又发了几次电报催他，才得这厨子到来。

今天只是初到的第一天，所以留两位试试。”

龚道又笑道：“你总办电局便宜了，为借用一个厨子，

要发几次电。你方才说的，兄弟几乎听不耐烦了。兄弟还问

一句，老哥，看你说话时这般迟慢，因何你在福州时，听了

炮声却又走得这般快当，究是什么原故呢？”这时龚道说

完，袁世凯在旁听了龚道的话，觉这几句话是十分冒撞那姓

张的，实不好意思，只道张姓的断断不喜欢。不想张佩纶反

大笑起来，说道：“兄弟在福州时，不过要做做钦差，前去

玩意儿罢了。不提防法兰西的兵官，真个要放起炮来。若不

跑吗，这命就不要了。”龚道与袁世凯一同笑起来。

三人正谈话间，只见一个跟人又进来，向张佩纶说道：

“曾太太唤呢。”张佩纶听着，就飞奔去了，只回头向龚、

袁二人说道：“两位等等，兄弟不久出来相陪。”袁世凯见

了，觉有客在座，如何有这等规矩？正自忖度，龚道笑道：

“袁老哥也不必思疑，只管坐罢。这位曾太太唤他，没论天

大的事情，他也要放下，不拘什么王公卿相到会，到这时他

亦不能相陪的了。”袁世凯笑道：“有这等奇事？”

龚道说道：“你还不知，他自从先娶的李太太殁后，在

南京督幕时，曾九帅镇日夸奖自己女公子的文翰为世所稀，

并说道，除了张佩纶，那文墨中就没有一个是他女儿敌手

的。那日醉后，竟对张佩纶说道：‘我若把小女嫁了老夫

子，真是一个对儿，可惜年纪不对，可就没得说了。’张兄

就乘势答道：‘古人有忘年的朋友，晚生不妨做个忘年夫

妻。大人你道是不是呢？’曾九帅那时醉了，只一头笑，一

头点首。张兄就当九帅点首是应允了，即当席称起翁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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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反悔不及，曾家女儿更是啼哭不已。后来几多劝慰，然

后得曾家女儿允了。你道那十来岁的小姐儿，父亲是当朝伯

爵总督南洋，自己又是一个有才貌的女子，忽然嫁了一个四

十来岁的人，做个继室，那有不气呢！所以过门之后，张兄

总要百依百顺于他，没一点是敢违抗的。他每于友朋宴会之

时，呼唤张兄，行他的阃令，要试张兄违抗不违抗。故方才

唤张兄，张兄如何不去呢！”

袁世凯道：“这样好不误事。若有最紧要的事情，只争

时刻工夫的，一旦要唤丈夫回去误了时，却不是玩的。”龚

道笑说道：“他还管得许多吗？张兄若是留心公事时，说少

些谎话，多一点实心，他不知开复几时了。因他的势力，比

不同别人的，想老哥也知道了。”袁世凯听罢，点头称是，

暗忖：“官场里头，却如此混闹的。可见做官的人，人情势

力是不可少的。”正想象间，张佩纶已转出来，笑说道：

“方才有点事欠陪，很对不住。两位休怪。”袁世凯谦让回

答了。龚道笑道：“曾太太呼唤与皇上召见，孰轻孰重呢？”

说了，大家笑一会。

跟人已报传饭，端了酒菜上来。张佩纶坐了主位，一齐

举杯相劝。袁世凯是新交的，自然加倍敬重，且因自己要求

见李爵相，适凑遇了张、龚二人，皆是李爵相的至亲，正靠

着他们帮说一句好话，如何敢脱略？不料他越庄重，张、龚

两人越放浪形骸。袁世凯只望从中拉拢三两句，总没机会。

但见张佩纶每于递上一个菜时，就评赞一会，调味如何得

宜，烹饪如何得法；又诉说制某菜以那一位大员的厨子为

佳，制某菜又以那一位大员的厨子为妙，滔滔不绝。直至席

终时，袁世凯终不能插说一句密切的话。饭后，略谈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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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龚两人各自辞去了。

单说袁世凯回寓后，自忖：“欲见李爵相，正不知李爵

相肯接见否。天幸结交了张佩纶，与他有翁婿之谊，满望他

替自己在李相跟前吹嘘。惟相会几次，总说不得入港。但终

不能不结识他。仍幸多识了一个龚道，可望得他提挈。”因

此之后，天天也与张、龚二人往来。

恰那一日听得李爵相已回衙了。料他初回，公事必多。

待过了三两天，即带了名刺，并写上履历，直到督衙，传帖

求见李爵相。不想由跟人递出一个片子，交与门上。等一

会，才见门上拿片子进里面。少时转出来，即传一个“挡”

字。袁世凯怏怏回去，自忖：“那门上传上自己的片子，没

有多时，就传一个‘挡’字，可见是门上混闹的。”即唤轿

班，改道往拜龚道。得龚道接进里面，即先诉说道：“今天

往见爵相，不得一面。想明天再往走走才使得。”

龚道道：“奇怪，李爵相生平，凡是勋臣子孙要往见

他，他没有不见的，因此事正是他的厚处，亦是他的短处。

他自念以平发平捻，为一生最大功业，故于平发平捻的勋

臣，他就起一团敬意。他非是敬重来见之人，不过敬重中兴

勋臣，就有个爱屋及乌之意。今老哥独不得一面，只怕门上

要作怪。老哥究有些随封好意送给门上没有呢？”袁世凯

道：“这等规例，兄弟如何得知？伯爵相声势赫赫，苟是愿

见之人，门上如何敢阻挡呢？”龚道笑道：“算兄弟冒撞老

哥，原来门丁的积习，老哥还不知，于官场上也算是外行

了。大凡越大的官，他的门上越大气焰。若在军机里头，任

是什么大吏功臣入京，若没有孝敬时，如何能得一见？你明

天总要打点才好。”袁世凯道：“兄弟入京引见，全得李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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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鸿藻周旋，故这等规例，也不大明白。明天往见爵相时，

遵教就是。”说罢辞出。回寓后，细揣门阍之积弊如此可

恶，若他日得志时，誓要除去门阍，以免此一项弊端，亦有

益不浅，但目下却不能争气。

果然次日袁世凯再往求见李爵相，先使跟人向门上打些

手眼。不一刻，门上即代他传帖，随见传出一个“请”字。

袁世凯即进里面，心上又盘算道：“立刻传见，这才有吐哺

握发之风，真不愧为一个宰相了。”说时间已到厅子里，早

见李爵相坐着。袁世凯举目看看，但见他生得双眼闪闪有

光，精神奕奕。那时已有六十来岁，那一种气象威严，却令

人可敬。即上前行个父执礼。

李爵相略略起迎，即让姓袁的坐下。李爵相亦看那姓袁

的，生得眉目有威，气宇不凡，年纪不过三十左右，活是一

个少年有用之才，即问道：“世侄是几时到的，到来又有何

事？”

袁世凯一听，暗忖：“自己引见时，难道他没有看邸

抄，自还不知？且到来见他，自然是要求一官半职，又何待

问？他偏说这些话，想他是不大喜欢了。”即答道：“晚生

方入京引见。今于引见后，特来拜见中堂请安。”

李爵相道：“因何你来时不来见我呢？”袁世凯即高声

道：“自然是要见了皇上，才敢见中堂。”李爵相见他有些

胆识，亦说得有理，故听了袁世凯的话，又道：“你到来天

津有几天了？”此时，因昨天受他的门上阻挡，正合乘机说

出，便说道：“到了几天，因中堂往视河工未回。昨天已到

来拜候，不获中堂赐见，故今天再到。”说了，只道李爵相

必有说话，要责门上不是，不想李相反发些怒容，厉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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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多大年纪，还不读书，究有什么本领，出来想做官？

你好大个胆子！”说罢，即举茶送客。袁世凯正欲答言，不

料他已举茶相送。实不得不去，即拱拱手，亦厉声道：“此

后若非中堂见召，晚生再不敢来见了。”说罢扬长而出，立

即回寓，心中一团怒气。只道往见李中堂，尽望他提拔提

拔，不想反被他骂了几句，看来是没有指望。

正愤着，忽报龚道来见，立令请入。方分宾主坐下，龚

道即问道：“今天可曾见得李爵相不曾呢？”袁世凯道：“见

是见了，只是赚得一骂。据老哥说来，是李相最喜欢勋臣之

裔的，今就兄弟看来，似老哥之说还大大不然。”龚道听

了，即说道：“恭喜了！原来足下还不知李相为人，凡是他

所爱的，见面时一定责骂；若是他不喜欢的，他于相见时，

只满面笑容。他这个用意，谓他所不喜欢的，一定是小人，

故拿定不敢开罪小人的意思，只以和平相待。今老哥得他责

骂，可就恭喜了。”袁世凯道：“可就奇了，想他所用的人，

定是他所喜欢的人。难道他见着，定要无故骂人么？”龚道

答道：“老哥若不信时，请候两天，且看何如。”说罢便兴

辞而去。袁世凯细想龚道之言，不知是真假，姑且等候一二

天，再商行止。

到了次日，已见张佩纶到来拜会。款接间，张佩纶拿出

一个帖，并道：“这是李相送来的关书，着兄弟送到老哥

处，现在没什么差使，特先请老哥到他幕里办事。这等说，

想老哥荣迁之期不远，可为预贺。”袁世凯接来一看，确是

不错。正是：

堂前作客方遭骂，幕里求贤又拜恩。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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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摇二摇回

监朝鲜使节趱遥程

入京华群僚开大会

话说袁世凯接转关书一看，觉是不错，方知龚道之言是

真，便对张佩纶说道：“今得贵岳提拔，真出意外。”便把

相见时被李爵相责骂的话，细述一遍。张佩纶道：“你不闻

直隶官场的通语？凡有一人上督衙禀见的，出来后，同僚必

问他，有捱骂没有。凡官场中多以得李相一骂为幸。因李相

以抵得责骂之人，方是抵得任用之人，故多有欲博一骂而不

能得的。今老哥一见就骂，已是万幸了。”说着大家笑起

来。少顷，张佩纶辞去。

这时，直隶官场听得爵相幕里，新近聘了一位姓袁的，

无不到来拜会，或称年世谊，或称来道喜，几乎应接不暇。

袁世凯倒笑起来，因他们求官缺觅差使，只道姓袁的进了督

幕里头，尽要靠他有点声气。因自忖：“从前那一个识得自

己。今不过是一个督衙的幕员，就引动许多人到来巴结。可

见官场的积习，真是卑鄙不过的。”果然过了几天，即进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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